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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表达边界
拒绝“按键伤人”

李卉

言无刀锋，却能杀人。

最近的两则热门事件，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一则是“珠峰救人”事件。株洲市民刘女士在珠

峰遇险获救后，陷入“不付救援费”的网络漩

涡，扑面而来的冷嘲热讽、口诛笔伐让她在身体

受到极大伤害后，再次受到网暴汹涌的精神伤

害。更让人费解的是，连同我市另一名同姓的男

性登山者 （被误认为是刘女士），以及报道过刘女

士登顶珠峰的本报，都不同程度地遭遇网暴。还

好，这个周末，随着登山公司一则迟来的情况说

明，沉默多日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诸多“键

盘侠”也自觉没趣悻悻散场。

可武汉杨女士却没有这般幸运。孩子在校被

撞身亡之后，这位可怜的母亲却被网友指责衣着整

齐、妆容精致，悲痛与愤懑交织下，她纵身一跳，以

最惨烈决绝的方式与这个世界道别。让人痛心的

是，仍有“按键伤人”者，向着孩子父亲发出诛心之

言：“260万到手，又可以娶个年轻美女了。”

从世纪之初的“铜须门”到几年前四川德阳

女医生自杀事件，再到部分网民对江歌妈妈“骗

取流量”的污蔑诽谤……天下苦网络暴力久矣。

可这臭名昭著的邪门功夫为何生生不息呢？我们

不妨给参与网络暴力的乌合之众们画个脸谱。

他们之中，必然有心怀鬼胎的引领者。他们

不在乎真相、不考虑言论对当事人可能产生的影

响，也从来没想过要承担任何责任。他们犹如垂

涎尸体的秃鹫，眼中燃烧着渴望流量、赢得关注

的熊熊烈火。他们炮制出一篇篇真假信息混杂、

让人一时难辨真假的网帖，冠以耸人听闻的标

题，嵌入冲击眼球的字眼与配图，投入网络的海

洋来带节奏。

还有一批性格冲动的盲从者。有人说理智不

会传染，但是情绪会，特别是激动的情绪。当进

入网络世界后，一些人的理性分析能力越来越

弱，极容易受到暗示、引导与操纵。这群“易上

头者”的聚集，无疑会让真正的智慧淹没在低智

的洪荒之中。

更多的是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置身群体的

“无责感”，让看热闹的他们通过“大胆发言”来

起到“拱火”效果，推动着谣言的飞速传播与肆

意蔓延。我们爱说：“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

辜的。”但事实是，雪崩时，也没有一片雪花觉得

自己有错。

三 人 成 虎 、 众 口 铄 金 。 这 三 种 群 体 聚 集 之

后，金钱追逐替代了真相探求，情绪渲泄淹没了

理性思考，狂欢之乐盖过了善美之光……排山倒

海的“吃人效应”由此产生，网络暴力呼啸而来。

从 法 治 的 角 度 看 ， 我 国 《民 法 典》《刑 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英雄烈士保护法》 等多部法

律，都对治理网暴作了相关规定。治理网暴今年

首次写入“两高”报告。最高检工作报告也提

到，去年“坚决惩治网暴，从严追诉网络侮辱、

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1.4 万人”。近日，

又有消息传来——为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活动，有效维护公民人格权益和正常网络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起草了

《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征

求意见稿）》，已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网上网下、大屏小屏，都不是法外之地。我

们热切盼望，通过专门立法、系统立法，提升法

律的威慑力量，让网络秩序回归法治轨道。作为

个体的我们，在参与网络讨论时，切记表达要有

边界。既然已有无数先例告诉我们“事出反常必

有妖”，在面对热点事件时，我们不妨缓一缓、想

一想，或者干脆让“子弹”先飞一会。

闪光的人性不该被“风雪”淹没
——本报深度还原珠峰救人事件前后

不出意外的话，将在第二天

凌晨两三点钟登顶。

时间过去了 3 个小时，来到了海拔 8450

米的地带，那是冰岩混合地带，靠近“阳台”，

坡度非常大，需要把安全绳固定在路绳上，

一步步往上攀爬。在“阳台”附近，范江涛看

到一个穿着红色羽绒连体服的登山者，卧躺

在登山绳索的右边，只见她垂着头，额前的

头发上都是冰霜。

范江涛停下来，用头灯照了照，发现对

方在颤抖，左手手套不见了，裸露的手已经

冻 得 发 黑 。“ 当 时 我 听 到 她 用 株 洲 话 在 呼

救。”范江涛对株洲方言非常熟悉，因为工作

后出差的第一站就是株洲，他对株洲有很深

的感情，后来留在湖南工作，结识了很多株

洲朋友，包括湖南登山队的谢如祥和刘杨。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范江涛回忆，她

用株洲方言说自己姓刘。范江涛看了看她

的姓名贴，又看了看她的脸，发现她是湖南

登山队的队员刘女士。双方早就认识，原本

刘女士要和湖南登山队此行的 8 名队员一起

登珠峰的，但由于周期较长，她请不了四五

十天的假，然后说不去了。

“遇到她，我十分震惊。”范江涛说，当时

她的夏尔巴协作（以下简称夏尔巴）不见人

影 ，她 的 氧 气 也 已 吸 完 ，体 力 不 支 陷 入 困

境。同样震惊的还有已经登顶的刘杨，他在

下撤途中遇到正在登顶的刘女士，当时刘女

士跟他打招呼，“看到她，我人都懵了。”

是登顶，还是救人，范江涛十分犹豫。

当时范江涛的夏尔巴就不同意救人，说

“那个人已经死了，你救不活她的”。

毕 竟 ，登 山 界 有 句 挂 在 嘴 边 上 的 话 ，

“8000 米上无救援”，指的并非是不讲道德，

没有人道主义，而是 8000 米确实是能力的边

界线。在这里，连拧矿泉水瓶盖都困难。

范江涛向上爬了 20 米，最终还是哭着返

回救人。

“如果不救，她一定会死在这里。”范江

涛告诉夏尔巴，那个人是他的朋友，他不能

看着她死在那里。

范江涛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毕竟为

了登珠峰，他付出了很多，包括时间、金钱、

机会。从 4 月 8 日从长沙出发，范江涛就和

队友们在尼泊尔进行近一个月的拉练、适应

和等待。出发时，他还答应两个儿子，自己

登顶珠峰后，会在峰顶上挑两块石头带回

来，“让你们去班上好好地跟同学吹牛。”

从范江涛决定救人的那一刻起，这一切

都将化为泡影。

找到刘女士后，范江涛把自己的一瓶氧

气给了她，为她擦掉脸上的薄冰，还喂了她

热水和巧克力，又帮她戴上羽绒手套。当

然，他也有一点点不解的情绪，“你不是说不

来了吗？为什么自己又跑过来？你冒这么

大险，还把我们也害了，你知不知道……”

半个小时后，刘女士恢复了一些体力，

在范江涛和他的夏尔巴一左一右的搀扶下，

沿着绳索下撤。一个小时后，刘女士又突然

昏倒，躺在地上。

范江涛试图把她拍醒，并扶起她继续下

撤，但无济于事。无奈之下，范江涛只得继

续下撤寻找救援。下撤二三十米后，在黑暗

中，遇到了同队的谢如祥和他的夏尔巴。

看到谢如祥，范江涛喊了一声“祥哥”，

再次哭了起来。了解情况后，“祥哥”马上作

出决定，并告诉夏尔巴，把她搬下去，不管是

死是活，都愿意出一万美元。于是，两个夏

尔巴架起刘女士，开始下撤，范江涛跟在两

个夏尔巴后面，帮他们拉着安全绳。

谢如祥没有立即跟上去，而是一屁股坐

在地上，脑子一片空白，直到听到夏尔巴喊

他，才回过神来。当时的他正抬头望向天

空，天空能看到星星，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

气，但他和范江涛的珠峰之旅却结束了。

“你后不后悔？”后来有人问问谢如祥。

“不后悔，生命只有一次。”谢如祥如是

说。

救人的代价
根据媒体报道，刘女士是 5 月 6 日从加

德满都坐直升机飞到珠峰大本营的，到她 5

月 18 日上午 10 点多登顶珠峰，总共只用了

13天时间，速度快到令圈内人咂舌。

一般的珠峰登山周期在 40 天左右。根

据网络上的珠峰南坡登顶攻略，先要从加德

满都坐飞机到卢卡拉，再从卢卡拉开始七八

天的 EBC 线路徒步，到达南坡大本营后，在

罗布切、昆布冰川上进行拉练，然后在大本

营调整放松，等待登山时间。

登山开始后，队员们首先要穿越昆布冰

川 ，用 三 天 左 右 的 时 间 依 次 到 达 在 海 拔

6000—7950 米之间的 C1、C2、C3、C4 营地，

最后从 C4 营地出发，花 10 到 12 小时，冲顶

珠峰，然后再原路返回。

刘女士的珠峰攀登之旅非常激进。根

据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当时凯途高山公司

负责刘女士的攀登珠峰之旅。该公司先让

她在国内爬海拔 6178 米的玉珠峰作适应性

训练，紧接着飞到尼泊尔，从珠峰大本营直

接开始攀登。

凯途高山公司的领队罗彪介绍，刘女士

经过 C1 之后，在 C2 待了 4 天后，直接跟随另

一支队伍攀登。没想到她在登顶下撤过程

中遇到了危险，所幸被湖南登山队的范江涛

和谢如祥搭救。

尼泊尔政府规定，从珠峰南坡攀登珠峰

的登山者需要按照 1􀏑1 的比例，聘请具有高

山向导资质的夏尔巴，共同完成登顶珠峰的

挑战。夏尔巴的任务不仅仅是替客户背睡

袋、帐篷、氧气和水，更是要在高海拔地区尽

力保障客户的安全。

罗彪说，在山上的每时每刻，夏尔巴都

应该跟随客户左右，因为 8000 米以上随时都

可能出现意外。据他了解，在下撤途中，夏

尔巴给刘女士比手势说，他要先回 C4 营地

去烧水。由于语言不通以及体力不支，刘女

士无奈之下同意了夏尔巴的提议。夏尔巴

走后不久，刘女士就发现她的主锁卡在路线

绳上，动不了了，没过多久，她便倒在了路

边，直到被范江涛发现。罗彪承认，夏尔巴

这么做是有问题的。

刘女士能被成功救援，一方面是因为范

江涛和谢如祥从 C4 营地开始冲顶不久，体

力良好，还有多余的补给尤其是氧气用于救

援，当天的天气也很好，夏尔巴的体力也不

错等等。更重要的是，倒在路上的这个人他

们认识。

一名在珠峰做过多年登山服务的向导

说，在这样的高度，被救是一种运气。但对

于救援者来说，很大程度上，救援意味着“遗

憾”——不得不放弃登顶的机会，而这个机

会的背后是漫长的时间准备，几十万的资金

投入，以及他们所背负的关于团队的荣誉。

和刘女士相比，贵州人陈学斌就没有那

么幸运。5 月 18 日，陈学斌在失去意识前，

几名登山者先后和他有过短暂的交集。当

时经过陈身边的登山者们不是不想救，而是

有心无力。

美国著名登山家科莱考尔在他那本名

为《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中写道：在海拔 8000

米以上，人们无法苛求道德的尺码。8000

米，不是道德的边界，而是能力的边界，人们

选择见死不救，不是道德的缺失，更大的原

因是能力的不足。而这种不足，值得被理解

并原谅。面对高寒、空气稀薄，救援者除了

要牺牲氧气、食物、体力外，还要一同承担死

亡的风险。

珠峰登山季分为春秋两季，其中春季攀

登人数较多，最佳时机通常是 5 月中旬后的

一段短暂窗口期，因为那时温度较高、风力

较缓。“今年是有记载以来，最凶险的珠峰登

山季。”尼泊尔旅游局官员介绍，今年春季登

山季，已有 12 人死亡、5 人失踪。有媒体分

析，今年珠峰春季登山季死亡和失踪人数偏

多，一方面是登山人数多，不少登山客缺乏

经验和足够训练，同时也造成山顶拥挤，导

致危险发生。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天气

条件比往年恶劣，还伴有极度寒冷。

网络的漩涡
其实，把刘女士救回到 C4 营地里后，谢

如祥就已经感觉到不对。

回到 C4 营地后，范江涛非常照顾刘女

士，不仅把自己的睡袋给了她，还时不时

起来照顾。但刘女士半夜醒来的一句话，

就是让范江涛找手机，看看自己是几点登

顶的，这显然让没有登顶的范江涛感受到

不舒服。

被救后的第二天清晨，刘女士被凯途高

山公司的夏尔巴接回了自己的帐篷，双方再

次见面是几天后加德满都的酒店。谢如祥

回忆，刘女士当时在餐厅跟她打招呼，声音

很小还有些怯。当然，作为北大山鹰社的老

队长，谢如祥深知这次遇险的经历会对刘女

士的心里造成很大的影响，会自卑、会不安；

她的身体也没完全恢复，对之前发生的事情

可能只有一些片段记忆。

至于珠峰上救援产生的 1 万美元救援费

用。谢如祥回忆道，他和范江涛下撤回珠峰

大本营后，觉得允诺给夏尔巴一万美元有点

冲动了，于是跟高山公司的领队商量，决定

给两个夏尔巴每人 5000 美元奖励。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夏尔巴救人的时

候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他还是毫不犹

豫地救了，对此我是很感动的。”谢如祥说，

他的夏尔巴特别淳朴，到了南坡大本营后匆

匆找到他，他不是来领那一万美元的，“而是

担心没有带我登顶，我会不想付他 1500 的小

费。”毕竟，珠峰登山向导的收入占据夏尔巴

们全年收入的 1/3，这里面又属客户支付的

小费占据大头。

后来，范江涛和谢如祥在加德满都的酒

店里，与凯途高山公司坐在一起商量过解决

方案。当时协商的结果是，1 万美元作为奖

励，由凯途高山公司负责支付给参与救援的

夏尔巴，而且表示“这个钱一定不能抽成，要

全部给到夏尔巴本人。”

让范江涛没有想到的是，回国之后，给

夏尔巴的钱却一拖再拖，导致参与救援的夏

尔巴直接联系到了范江涛。范江涛通过中

间人联系刘女士，希望她处理好此事。刘女

士认为此事应该由凯途高山公司来负责，并

随口表达：“如果一定要她本人承担，她可以

先付 4000 美元。”

凯途高山公司的拖延和刘女士的随口

一说，让范江涛非常生气，于是他和谢如祥

直接把 1 万美元，打给了自己的登山公司，请

他们先行垫付，并且在微信群里吐槽刘女士

“至今没有说过一句谢谢，毫无感恩之心，并

且不愿支付他们承诺给予夏尔巴的救援费

用……”

然而，范江涛的吐槽，很快被人截图并

传到了网络，迅速成为网络的热点。网友都

在 质 疑 刘 女 士 对 于 救 命 之 恩 ，为 何“ 不 感

谢”，救援产生的 1万美元为何不支付。

迟到的说明
对于网络上的声音，范江涛和刘女士一

开始并没有在意，直到 6 月 5 日，事件以令人

匪夷所思的方式在网络上发酵。

对于网友质疑为何“不感谢”，刘女士的

朋友易红（化名）说，刘女士个人不善于言

辞，加上救人是一个很大的人情，她不知道

该如何面对。

面对《湖南日报》采访，刘女士对于范江

涛和谢如祥的善举，表示“救命之恩，应当感

谢”。后来，刘女士通过朋友想请谢如祥和

范江涛吃饭表示感谢，但没有下文。

6 月 7 日下午，刘女士在朋友的陪伴下

去了长沙，约范江涛、谢如祥以及其他几个

湖南登山队队员见面，大家一起吃了个饭。

对于“救命之恩”，刘女士再次表达了感谢。

当时，刘女士除了 1 万美元外，还带了 2 万元

现金，她想向范江涛、谢如祥表示感谢，但被

两人婉拒。

很多网友吐槽刘女士，舍得花几十万元

去登珠峰，为什么舍不得出 1 万美元的救命

钱。易红（化名）告诉记者，刘女士的经济条

件其实并不像其他登山者那么好，她只是一

名普通的银行职工，她参与户外运动的钱都

是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为了此次圆梦登顶

珠峰，她几乎花光了自己的积蓄，没想到在

下撤过程遭遇了意外。

记者曾致电刘女士，她表示因为这些钱

已经商量好由凯途高山公司支付，她也一直

跟公司在沟通。易红说，刘女士在遭受网络

舆论批评之后，她所在的公司也给她带来了

压力，“她很想向大家解释，但又受到压力不

好随意发声。”

三联生活周刊采访凯途高山公司领队

罗彪时，罗彪对于范江涛和谢如祥的救援表

示认可，当问及为何不大大方方支付这 1 万

美元时，他也很委屈，说自己刚从尼泊尔登

山回来，想跟范江涛当面致谢，把误会解释

清楚，以感谢费的名义弥补两位救人的夏尔

巴。他同时承认公司的处理太迟了，目前钱

已经退还给了范、谢二人。谢如祥也跟记者

确认，他已收到凯途高山公司退还垫付的

5000 美元。

6 月 10 日，凯途高山公司在其微信公众

号发布《关于凯途珠峰队员救援事件的情况

说明》，并表示“抱歉，我们来晚了”。

在说明中，凯途高山公司创始人罗彪及

在珠峰南坡海拔 8400 米得到无私救援的刘

女士，向谢如祥、范江涛及两人的夏尔巴，致

以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他们在那样一个生

命禁区，以实际行动证明人性的闪光之处不

会被风雪淹没，对生命的尊重超越了这个星

球的最高海拔。

凯途高山公司在说明中承认，在这次事

件中，刘女士与夏尔巴的意外分离是凯途高

山工作的失误，这个部分他们必须承担责

任。目前，救援物资已归还、相关经费已支

付，其他事项已协调解决。

“这个情况说明来得太晚了。”易红认

为，如果说明早发几天，网络上也不至于

有那些“铺天盖地”的虚假信息。当然，

“如果刘女士积极主动一点，或许问题不

至于闹得那么大。”湖南登山队某队员认

为。

范江涛表示，他们做这事的时候，没有

考虑那么多，只是考虑挽救生命。没想到在

私下场合的几句发言，被人截图传播出去，

让事态发展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期。

在此之前，他就郑重地表示过，希望此

事就此结束，以后不再提了。谢如祥的看法

一致，“希望停止人肉、攻击、侮辱等行为，停

止网络暴力。”

范江涛和谢如祥的义举，理应被更多人

看到和赞扬，而不应该被一些厘不清的风波

所掩盖和蒙尘。

◀◀上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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